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틔父女生命相托的水库大坝
詹克明

同学原玉明虽说平常! 떫也并不是

那种扔到人堆里立马找不着的人" 奇怪

的是! 我和她在北大同一个年级 #不过

!"# 人$! 同一个大教室里听课! 同窗悠

悠六载却从来没听说% 没见过! 更不知

道还有这么一位学姐" 这次是因为拍了

套月全食照片! 向同学郭晓光请教影像

制作! 才有幸在 &郭府' 见到这位与他

业已结为 &银发伉俪' 的玉明学友( 感

谢 &톪月 ' ) 没有这次百年 &蓝月全

食'! 也许我这辈子都不知道我还有位

原玉明同学*

轻言慢语的闲谈之中方才领略到 !

玉明那极其独特的童年生活绝非我辈所

能想象* 她自认为是 &最幸福五年' 的

孩提生活深深打动了我! 闻之久久难以

释怀*

原玉明的父亲原素欣老先生堪称是

我国水利工程界的泰斗级人物* 老先生

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三年后! $%!& 年考

取公费留学美国威斯康星大学! 学习土

木水利工程 * '%!( 年获工学硕士学位

后! 又去德国继续深造* '%)* 年! 原素

欣参与创建中央大学水利工程系! 并被

任命为首届系主任* '%"' 年! 原素欣教

授接受甘肃水利林牧公司总经理沈怡的

邀请 ! 돯建酒泉地区金塔县鸳鸯池水

库* '%"! 年! 甘肃水利林牧公司酒泉工

作站和鸳鸯池水库工程处正式成立! 原

素欣先生任主任兼总工程师*

作为中国第一代水利工程元老 !

能够身系万民福祉! 独步当时地完成几

个水利工程 ! 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强国

壮举*

在广袤的西北地区! 农业存续的关

键全在于灌溉* 탳牧依赖草原天然水系

就已足资利用! 떫要保持大片屯垦的农

田! 就非兴修水利不可* 一来雪山融水

总量有限! 二来季节差异巨大! 对水资

源的争夺与分配遂成河西社会的首要问

题* 샺史上! 为 &争水' 而引发的大规

模械斗几乎年年都有发生 +尤其是金塔

与酒泉两县之争$* 不论是不同河段之

间的用水矛盾还是农业区与牧区草场之

间的用水矛盾! 都超出了地方社会或小

共同体所能应对的范围! 从而上升为带

有全局性的问题* 为了根除恶性争水这

一积年弊端! 캨有建造水库! 삩大蓄水

资源才是解决问题的万全之策*

天降大任于斯人! 原素欣先生所主

持建设的鸳鸯池水库乃是 &中国第一

座土石坝蓄水工程'! 也是当时 &西北

最大的水利工程'*

不过 ! 修建一座水库涉及方方面

面! 돯措资金! 울请专家 +原素欣先生

在中央大学的亲传弟子们当时大都云集

在先生麾下$! 以及水利枢纽的全盘设

计! 关键设备的设计与委托加工 +尤其

是钢闸门和启闭机的自行设计与 &铜羊

足碾' 的独特设计$! ퟩ织上千施工劳

力,,千头万绪互相交织! 죃一位水利

专家殚精竭虑! 뫄费了全部的心力与体

能* 更何况还要被迫参加那些与工程技

术本身完全不搭界的社会活动- 如向当

时的省主席. 닆政部长. 农行行长追讨

因物价上涨引发的工程款缺口/ 亲赴酒

泉银行为民工催讨工资回乡过冬/ 请求

省政府加派几十辆卡车运输土石/ 要求

两县派驻警员防止地痞流氓盗贼寻衅滋

事* 可以想象! 当年我国的水利工程前

辈要想在积贫积弱的中国完成一座巨型

水库工程是何等的艰苦卓绝啊*

对人到中年的原素欣先生而言! 죃

他特别感到欣慰. 温暖的是000他的垂

髫小女原玉明一直伴随在他的身边) 塞

上荒原天寒地冻时节! 经常阴风呼号 !

량沙走石! 父女俩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

境里相依为命! 탎影不离* 每天他们都

从所居住的青山寺沿着山路来到 )+# 米

之下的坝址* 小玉明虽很孤单 +父亲叮

嘱水库工友谁都不许招惹她 $! 却也自

得其乐* 闲时做做功课 +玉明接受 &启

蒙' 的小学教育也正是由这位大学教授

爸爸亲授的$! 画画远山* 在她儿时的

&玩具' 中居然还有一座 &水库模型'*

一次卡车卸下一大堆湿泥! 她比照着眼

前的大水库用湿泥也堆砌了一座 &캢

型' 水库000土石大坝. 导水墙. 킹洪

口,,一应俱全* 爸爸看到后居然还以

水利专家的眼光纠正她在某些部件塑造

上的比例失当之处 * 即使算到 '%"* 年

工程完工 ! 玉明也不过才 ( 岁 * 一个

&黄口小丫头' 不仅以纯净的赤子之心

陪伴了当年的工程主帅 ! 也见证了

&中国第一座土石坝蓄水工程 ' 的全过

程 ! 从而还构成了她那色彩独特的童

年生活*

从玉明的闲谈之中! 我才知道这父

女俩还不止是 &相依为命'! 遇到特殊

的关键当口简直称得上是 &生死与共')

那是鸳鸯湖水库投入使用前所遭遇

的第一次生死考验000凶猛的山洪即将

冲击大坝* 玉明清清楚楚记得! 那天早

上父亲给她特地换上一件崭新的衣服 !

还破天荒地嘱咐姑姑给玉明剪了头发 !

用花布条扎了两把 &小刷子' 发辫! 쫡

妆整齐后 ( 点钟就领着她下工地了 +洪

峰预计 '# 点钟到$*

父亲把小玉明安排在导水墙顶上一

个四周都是玻璃窗的小观察室里! 说了

句- &你给爸爸看着水! 看洪峰会不会

冲垮大坝*' 父亲则与一位工人在下面

旋转启闭机! 提起沉重的钢闸门* 洪峰

果然如期而至* 玉明到今天仍旧记得 !

洪峰像一堵高墙般竖直地向大坝直扑而

来! 重重地拍在大坝上* 此时此刻! 身

在下方的父亲急切地问-

&大坝有没有垮塌1'

&没有)'

&有没有看到大坝出现裂缝1'

&没有)'

此后的洪峰如同在水池里来回震

荡! 一波比一波弱! 水头也一次比一次

低! 显然最大的危机已然度过* 直到下

午观察哨正式告知已经没有洪峰了! 中

国第一库坝终于经受了最严峻的考验 !

可以安全蓄水了* 我问原玉明! 洪峰的

高度有没有超出水坝高度 1 她回答说

&超过了 ' 돟多高! 不过大坝顶部比较

宽! 水流了一半就被坝顶吸干了! 没有

越过大坝再流下去'* 大坝设计高度为

)#,!& 米 ! 显然这次洪峰高度当为 )+,&

米 * 那天小玉明一天没吃没喝 ! 뷴张

的心中只有一个愿望 - &坝不能垮 !

我不能没有爸爸*' 下午姑姑来接她回

家 ! 进家后她倒头便睡 ! 一直睡到第

二天上午*

看似最为平常的一次上班! 却隐藏

着最不寻常的凶险* &世事皆混沌! 캨

有一人知*' 原素欣推导过一个计算公

式! 他心里非常清楚! 拍砸在水库大坝

上的洪峰冲击力与洪水的 &总体量' 成

正比/ 与洪峰行进的 &速度平方' 成正

比* 他还知道按照 &土力学理论'! 他所

设计的这座当时最先进 &加砾黏土心墙'

水坝应该拥有何等的 &极限承受力'* 因

此! 对这次上班可能遇到的巨大风险只

有他心里一清二楚* 身边那个 &穿新衣.

扎小辫' 的小女孩对此全然无知*

事后父亲对此未置一词! 玉明也从

未提起* 떫七十多年过去! 原玉明心中

始终存在一个挥之不去的疑问000父亲

那天早上应该知道这次有可能回不来 *

&可是他为什么要带上我 +他完全可以

把我留在家里$1' 玉明思前想后了几十

年 ! 终于想明白了000&父亲不想孤零

零地一个人走! 他身边需要有个至爱亲

人陪伴') 而在身边已经陪伴了他 - 年

的小玉明是他最不愿阴阳两隔的亲人 *

当然这一 &玉明猜想' 也只能算作是爱

女对慈父的一种隔世 &推断 '! 父亲是

否也有同样悲壮的想法 +乃至同生共死

的念头 $ ! 这你永远都不会得到 &证

实 '* 不过就小玉明的真诚愿望而言 !

无论是生还是死! 她都要永远和爸爸在

一起)

我们常说 &高度负责 '! &具有责

任感'! 这都太轻! 太轻 ) 老一代水利

工程学家是以全副身家性命来扑在一个

工程上的* 他们甚至抱定了要与工程共

存亡的决心 +就像称职的船长! 当他的

巨轮沉入大海之时 ! 他会拒绝弃船逃

生$* 原素欣先生在此之前也曾多次对

家人说过! 这个水库要是垮了! 我不是

坐牢就是与它同归于尽) 他对自己亲自

设计的中国第一座土石坝水库岂止是高

度负责! 对他而言! 危难时刻! 这是一

座足可以父女生命相托的大坝工程)

鸳鸯池水库于 $%"* 年 * 月 $ 日胜

利完工 ! 至今已安全运行了七十多年

了* 去年玉明和晓光在水库建成七十周

年之际还专程到甘肃金塔鸳鸯池水库凭

吊父亲* 只是青山寺山顶上她童年时蜷

居过的温馨小屋早已无迹可寻*

(+ 岁回望 ( 岁 ! 如今原玉明能够

伫立在曾经生死相依的鸳鸯池湖畔时 !

她与湖都应该感到庆幸000如果当年的

鸳鸯池水库大坝经受不起巨大洪峰的终

极考验而垮塌! 那么今天既没有碧波荡

漾的鸳鸯池水库! 可能也没了慈眉善目

的原玉明老太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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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亲晚年的性情似乎有了比较大

的改变! 待人接物变得随和起来! 过

去常常是不苟言笑* 他很年轻的时候

就失去了父母! 又是独子! 且长年在

外地念书和工作 ! 跟本村人交往甚

少! 几乎从不串门! 떫晚年也偶尔到

他的堂兄弟们家里坐一坐 ! 拉拉家

常! 说说闲话! 脸上带着温和亲切的

笑容*

他当初何止是不太喜欢与人交

往! 甚至在言语中也明显地表示过对

乡土的不恭! 尤其是在训导我念书的

时候* 一生气! 他就会说- 这片黄土

地有什么好! 你这么恋恋不舍! 要这

几亩破地干啥 1 或者说 - 甘家老屋

+我们村$ 这几间破屋就可以把你扽

住啦 ) 要是我去村子里玩 ! 他会把

我找回家硬拽到书桌前 ! 벲言厉色

地嚷道 - 难道甘家老屋人的话都是

甜蜜做的 ! 甘家老屋人放的屁都是

香的1 000说这样的 &듖话'! 也不

怕引起别人反感* 他这样做! 当然是

为了激励我跳出 &农门 '- 在当年 !

这可是乡村孩子理想的出路*

我上大学以后! 父亲年纪大了!

心情比较放松! 与村里人谈笑渐多!

跟我也讲起家族往事 ! 言谈间 ! 流

露对逝去的亲人深深的怀念 * 他对

他的三位姑母都早早弃世尤其嗟叹不

已* 说二姑奶不仅人长得好看! 性情

也温和! 对他尤其好* 而二姑爹也很

能干 ! 曾经在我家的染坊做过大师

傅! 土匪即将破门而入的顷刻! 他还

能临危不惧 ! 将一匹匹白布捺入染

缸! 这样湿淋淋的就不会被抢走* 可

惜二姑奶去世后 ! 他带着女儿入赘

他乡 ! 年深月久便断了音问000听

说是在某某地方! 맀计也早已过世/

只不知女儿小钢后来怎样 ! 什么时

候要去访问一下*

我以为他不过这样说说而已! 没

想到! 某个暑假的一天! 他骑车出门

几乎一整天不见人影! 냸晚才兴冲冲

地回来 ! 急切地跟妈妈说 - &他妈

妈! 你猜我今天见到谁了1' 妈妈问-

&见到谁了1' &小钢! 我找到小钢门

上了! 她就在白马乡)' 然后就跟我

们叙述经过*

原来! 他也不知从什么地方打听

到小钢表姑长大后就嫁到了本县的白

马乡! 离我家也不过十来里路! 而父

亲在与这个乡一河之隔的一所小学还

任过教! 不过这时已经调离* 他这天

骑车到了小钢表姑村上! 又打听到她

住处 ! 就装作不经意间来此歇息一

下! 与小钢拉话* 父亲说要向她打听

一个人! &谁1' &小钢)' &你打听

她干什么1' &我有一位同事! 说他

和小钢是表亲)' 这时小钢承认自己

就是小钢! 而父亲却并没有表明自己

的真实身份* 小钢对他说- &我是听

说我有一位表兄在河那边教书 * '

&他现在已经不在那啦! 调走了)' 然

后! 룷自介绍了家庭情况! 而父亲仍

然是以自己同事的身份代为介绍自己

的* 最后! 父亲塞给小钢身边的小孩

子十元钱! 说是替同事给孩子买点糖

吃! 而分别时! 小钢也依依不舍地对

父亲说 - &叫我的老表来做客呀 )'

我和母亲分析! 大约小钢表姑也隐约

猜到了父亲的身份*

听了这番叙述 ! 我既为父亲隐

瞒身份去看望自己的表妹觉得新奇

有趣 ! 也多少感到有些不解 - 为什

么就不公开身份呢1 是怕多少年没见

面 ! 不知道如何面对这份浓厚的亲

情! 还是怕过于打搅人家了呢1 틖或

是因为空手摸上门来的觉得有些失礼

呢1 或许兼而有之吧* 可是我总认为

他们这一次有意思的会面! 因此多少

也有点遗憾 * 不过 ! 我还是为父亲

能把一份亲情深深地埋藏几十年 !

而且总想表达出来而深深感动 / 而

小钢表姑也知道表兄在河那边教书!

说明她也是挂念过父亲和我们家 !

而她随父到异地生活时 ! 才不过五

六岁而已 ) 可见亲情是割不断的 !

是深深地镌刻于心灵的)

父亲的性格就是这么有点 &怪'*

这在他对待我家所分得的几亩田地上

也有所体现* 一方面! 他既要教书!

又要种地! 当然会觉得苦不堪言! 所

以会常常诅咒这该死的田地! 累死个

人/ 一方面! 他又舍不得放弃! 每个

暑假都会带领我们下地! 펭难而上!

抢种抢收 * 有一次起得太早 ! 我跟

他在地里干了一阵活 ! 天还迟迟不

亮 ! 我困得实在睁不开眼 ! 就倒在

田埂上睡了一觉 ! 直到黎明到来 !

而他仍在奋力地干着* 他干活像他写

字一样! 工工整整地栽插每一株秧!

仔细收割下每一株稻谷* 当稻谷和麦

子收到打谷场上! 췑粒晒干! 堆成一

座座小小的金字塔时! 他看着那黄澄

澄的收成! 眼里放出喜悦的光! ퟬ上

一个劲地说- &真好! 真好)' 那目

光不亚于看到自己最疼爱的孩子* 看

他那架势! 他恨不得把每一束稻穗都

揽在怀抱! 把每一粒谷子都搁在掌心

捻捻! 闻闻那特有的清香味儿,,看

到这情景! 我心想父亲骨子里还是农

民! 他对农作物和收获的粮食有发自

内心的喜悦和珍爱)

父亲晚年也更多地与母亲一道侍

弄家里的菜园 * 他陪母亲栽插瓜菜

秧苗 ! 帮她担水浇园 ! 当然也帮她

收获 * 有一年暑假结束我离家返校

前 ! 约我同行的一位女同学和我谈

到喜爱吃剁碎后腌制的辣椒 ! 父亲

主动提出带我去摘* 他带我到菜园!

很熟练地摘来一大堆红辣椒 ! 动作

之快 ! 쇮我都不敢相信这是我那素

来对这些琐事不耐烦也不屑的父亲*

而经过父亲 . 母亲经之营之 ! 那些

年 ! 我家的菜园总是丰收 ! 连菜园

边缘的高粱和黄豆都结得繁盛 ! 可

以想见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洒遍了

父亲. 母亲的汗水*

떫我不知道父亲对这片土地的感

情还不止于此* 这片菜园在村子西北

边的丘冈脚下! 놳靠冈岭! 而面向无

尽的沃野平畴 ! 地势开阔 ! 风景颇

佳* 我知道父亲在劳作之余! 也喜欢

站在坡上眺望四方! 口中连赞 &好地

方. 好地方'! 떫我没有想到他会有

更多的想法或者想象* 后来我母亲在

回忆他时才透露! 有一次! 他担水灌

园之后! 也许是累了! 便找了一座长

满青草的坟冢! 킱躺在边上! 一边望

着远方! 沉思良久! 一边对母亲说-

&他妈妈! 这里不错! 我以后就葬在

这里吧 ! 风光很美啊 )' 母亲听了 !

也没有太往心里去 ! 只嗔怪一声 -

&就你想得那么多)'

没想到还真是一语成谶! 大约一

两年后! 父亲便溘然长逝! 这时他还

不到退休年龄* 뻝说! 当他得知自己

生了病! 即将去县医院就诊时! 似乎

就有了一去不返的预感* 他并没有怎

么惊慌/ 떫他临行前! 却沿着村庄周

边好好地走了一遍! 把近处远处的田

园山丘都仔细看了看! 没漏过一条小

溪 ! 一行小树 ! 也没有忽略一块田

地! 一口池塘! 他用目光把家乡的山

山水水. 庄稼草木都抚摸了一遍! 然

后和母亲拎起必需的物品! 一步一步

离开了村子 ! 走到公路上去等汽

车000其时! 我正在两千多里外的城

市读书*

我不知道父亲最后一次走到村落

周边去看这片生于斯. 长于斯. 生活

了几十年的土地时! 到底是什么样的

心情- 是痛苦! 是遗憾! 是悲怆! 是

感激! 还是,,1 떫是我想! 总会有

一种恋恋不舍吧)

记得 2뿊望生活 3 中讲到梵高

之死时曾说 - 他是一块极速还原的

泥土 ( 我觉得父亲也是 ! 父亲最后

又还原为故乡的一抔泥土( 떫我又想!

虽然 4哪块黄土不埋人 ' 云云有种

英雄的豪气 ! 一个人一辈子不离本

土 ! 就像一株植物 ! 生长于此 ! 开

花于此 ! 最后叶落于此 ! 未尝不是

一种幸福(

쒸亲和我说阿炳
王瑞芸

回到无锡家里! 一日与母亲聊天! 她

老人家冷不防说起- ,,瞎子阿炳么!

小时候天天看到! 哪天他不到我伲住的新

生路上走一趟呢! 天天是个天天)

낥呀,,快跟我说说他什么样1

啥格样子! 叫花子样么)

可是人家胡琴拉得好呢,,我是问

他给人演奏什么样1

啥格演奏) 他就是像叫花子一样 !

一路走! 一路拉着胡琴么(

,,就算人家一路走一路拉! 可他

的曲子拉得好听吧(

啥格好听,,家家的大门都关着 !

我伲那辰光! 好好的人家都要关起大门

过日脚的(

你没跟他说过话吗1

啥格说话! 一个人穿得索索破! 衣

服敞着! 듷副黑眼镜! 人精精瘦,,跟

他说话 ! 不要吃大人骂 ) 瞎子阿炳在

我伲新生路上走! 啥人理他1 一条街的

人都不理他( 他就那样一直走! 走到毛

公馆那里! 就在台阶上坐下来000毛公

馆那里有台阶 ! 他就可以坐下来拉了

么,,再往前他就不走过去了! 那里净

是些草棚子! 他不过去了,,草棚子里

都是穷人么! 他不走过去了(

얶! 他过去就讨不到铜钱了(

他不跟人讨铜钱! 他是一个 4高级

叫花子'(

我大笑- 这个 4高级叫花子' 是你

这么叫的! 还是当年大家都这么叫1

是我叫的么! 他不向人讨铜钱! 叫

花子是要朝人讨铜钱的么,,所以他是

高级叫花子(

쒷妈! 可是,,

啥格可是! 我告诉你啊! 我当年,,

妈开始第 $+( 遍地讲 4我当年' 了(

我心痒难煞! 第二天就跑到阿炳故居

瞧瞧去( 故居在无锡闹市的芯子里! 看着

几有洞穴之感( 想想看! 四周一圈净是铮

光滴滑的大商厦! 춻然其中嵌着一个灰土

土的小平房! 活像一个人走着走着! 脚下

一软! 니进一个土坑里的感觉(

当门照例竖牌 ! 石头的 ! 正面刻

着 - 4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阿炳故

居! 江苏省人民政府 !++! 年 $+ 月 !!

日公布 无锡市人民政府立'/ 놳面介绍

是- 4这里原是清代末年的洞虚宫内的

雷尊殿和火神殿! 原有建筑二十余间 !

现仅存 % 间! 냼括雷尊殿三间和附房六

间! 뻹系普通的硬山顶平房! 分为前后

两排! 其中 !- 平方米的一间为阿炳晚

年同寡妇董彩娣的居室,,他出生于此

逝世于此! 并在此创作了 2二泉映月 3

等许多著名乐曲( 至今! 全部房屋基本

保持了当年的原状('

房子确系原状! 是江南一带最普通

的青瓦白墙的民居 ! 떫阿炳家的 4白

墙' 布满黄污的水迹! 如同人的皮肤生

了疮癣( 外头屋檐下随意放着几只过去

无锡人家家有的陶瓮! 一只陶泥炉灶 !

上面的一口铁锅敞着并锈着( 走进去 !

房内的墙面更是污黄龌龊到不忍正视 !

多处墙泥剥落! 힩头裸露! 屋内空落落

里地放着一张不大的竹床! 床上有瘪塌

塌的蓝印花布薄被! 龌龊龊的白纱布蚊

帐( 当然也有方桌条凳! 쿤笼油灯锅碗

瓢勺,,一只旧到发黑的琵琶靠在小马

桶的旁边 +怎么不见胡琴呢$! 破长衫旧

竹篮挂在墙的钉子上,,说明牌上语气

认真- 4三号厅运用朴实. 真实的手法!

뢴原阿炳当年的生活场景! 죃参观者真

切地感受到阿炳生活的窘迫和无奈! 以

及发人深省的社会现实(' ! ! 与母

亲口中的阿炳正处于同一个气场(

阿炳旧平房的对面便是雷尊殿了 !

他从小就居住在雷尊殿院落中 +他是跟

着当道长的父亲长大的$( 雷尊殿与眼下

所有的 4古迹' 一样修葺得整齐体面 (

正门前的对联为- 4上天无私霹雳一声

惊世梦 下民有欲电光万道照人心'( 对

联显然是写给雷神的! 可里面供的却不

是雷祖大帝 ! 而是一尊阿炳的石头胸

像000塑得活像电影演员张震( 墙上贴

着满满的对阿炳的评价- 二十世纪! 在

中国无锡诞生了一位伟大的民族音乐家!

他的名字叫华彦钧! 人们亲切地喊他阿

炳( 他的,,六首名曲! 如今已成为中

国民间音乐的瑰宝( 这样的音乐东方人

称它是 4天籁之音'! 4千古绝唱'( 西

方人称为 4东方的命运交响曲'! 小泽征

尔听了泪流满面! 以东方人特有的虔诚

态度说! 这种音乐应该跪着听(

话真说得感人! 叫人听着心潮会涌

动 ! 乃至膝盖发软 ( 可若有人如我一

般! 一旦站在雷尊殿高台阶往下看对面

阿炳居住的小平房! 会觉得整个事情怪

怪的! 不知哪里出了错(

我回到家里! 呱啦呱啦跟母亲描述

阿炳故居! 还把手机上拍下的照片给她

老人家看! 又凑着她耳朵大发议论道-

쒷妈! 你说这个瞎子阿炳的命怎么能坏

到这副腔调1) 他虽是个私生子! 可是

他的爹爹是道长呢! 一直教他读书写字

学乐器! 其实他原本过得蛮好! 长得肉

咪咪的! 是个翩翩少年! 早就开始有名

了呢 ! 你听说过无锡城里当时都叫他

4小天师' 吧1 +4我还没出生呢! 不知

道('$ 好! 他爹爹一死! 香火旺盛的雷

尊殿直接就传给了他 ! 现成一份好家

业! 吃吃弄弄! 意得很! 过好日脚没

有问题,,可惜! 后来荒唐的生活带来

了荒唐的结果! 失明! 乞讨! 日子一路

坏下来( 最倒霉的是后来时来运转! 中

央音乐学院重视他! 为他录制 2二泉映

月3 等曲子! 他却没来得及享受荣光 !

很快就去世了,,

妈对我只一看! 脸上出现一个我熟

悉的表情 +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吗1)$ 后

才徐徐开腔- 谁叫他一直住雷尊殿的 !

那是个啥地方! 雷神住的地方么! 专门

驱逐人世间阴寒之气的! 瞎子阿炳的胡

琴拉得那样,,不犯冲吗1)

妈的话又惹得我大笑- 쒷妈! 你老

人家观点够邪门的! 这几天我被阿炳闹

的! 在网上搜过好几次了! 都不曾看到

过这么奇葩的观点(

母亲又用她那种经典的表情朝我一

看000你知道什么1)

妈一向就会小看我( 自她老人家引

出这个话题! 我查了很多有关阿炳的材

料呢( 比如我还知道! 当阿炳败落后开

始上街卖唱为生时! 马上受无锡丐帮为

难! 他要先给丐主拜码头! 才许上街谋

生( 后来无锡有个叫薛福瑞的 4青帮 '

人物! 在黑白两道都有些势力! 因同情

阿炳! 替他出面向丐帮说情调停! 횸阿

炳是一个道士! 并不是乞丐! 他上街只

是凭艺卖唱 ! 不属于讨饭 +难怪他不

4讨铜钱'$! 丐帮买了青帮面子才肯放

过他! 容他在街面上谋生( 因为此! 阿

炳一直留着道士发髻直到入殓,,可我

够聪明 ! 一点都不想把这个料抖给母

亲 ! 否则她会更得了理 ! 说 ! 可不是

吗 ! 他的一生就这样被拴牢在道观里

了! 那雷神除了克他! 不会助他! 他的

命当然坏得一塌糊涂(

母亲对虚无缥缈之事那种理直气壮

的认可! 죃我相当吃惊( 不过! 在眼下

流行后现代多元的文化语境中! 她爱怎

么想是她自己的事! 与阿炳无关! 与阿

炳研究更加无关( 很难也没必要硬拗她

回来(

我给了她一个灿烂的笑脸 - 쒷妈 !

今朝想吃啥1 我去买(

听见这个! 她脸上也展了笑000阿

炳的话题就此翻过去了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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